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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开拓和推进 
 

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石雅梅 
 

    魏晋南北朝文学经历代学者的深耕熟耘，成就斐然，已经成为一个相当成熟的研究领域。但

丰富的学术积累和较高的研究水平并不意味着这一阶段的文学研究暂时可以告一段落。实际上，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也有一代之学术，文学研究的生命力就在于一代代研究者立足于时代与

自身，不断提出新的认知和理解。因此，这一领域的研究任务可以说更为艰巨。概括说来，一方

面是研究领域的开拓，另一方面则是部分研究领域的纵深推进。 

    研究领域的开拓 

    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领域的开拓，目前最为紧要的是以下三项工作的开展。 

    一是对文学文献的整理注疏。别集和总集是文学家创作成果的汇集与总结，据《隋书·经籍

志》记载，先秦至南北朝时期的别集通计亡书合八百八十六部，时存四百三十七部。总集通计亡

书合一千一百四十六部，时存五百五十四部。在这些集子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集子数量巨大，

占比 90%以上。不幸的是，今传别集少有全者，基本上皆是零章断篇的拼合，明人广搜博取勉强

凑成者也不过百余部。总集传世者唯《文选》《玉台新咏》《文心雕龙》《诗品》四部，余者皆亡。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总集的整理注疏工作最为充分，出现了诸多具有重要影响的名著，如李善的

《文选注》、今人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等。而别集的整理注疏工作则显得较为薄弱，除了“三

曹”“七子”、陆机、陆云、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江淹等人的集子外，大量文集尚无人

关注。所以，进行全面的文集整理注疏，依然是古典文学研究者面临的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在

别集之外，乐府诗这一文类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学界的整理注疏同样相当

有限，除了为世所称的南北朝乐府民歌有一些选本外，其他如郊庙歌辞、燕射歌辞等，则尚未见

有专门的整理注疏著作问世。这一情况的产生，显然是缘于研究界常年来形成的“重民歌轻庙乐”

的观念，而要开拓这一领域的研究，就必须打破这一壁垒，走进民歌之外更广大的世界。别集、

总集、乐府诗文学文献，是开展文学研究的基础，做好整理注疏工作，文学研究才能进一步展开。 

    二是对文学相关领域的拓展。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文学与彼时的经学、玄学、佛学、道教、

地理、博物等领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打通文学与其中任何一个领域，文学研究就将获得一

个广阔的天地。过去我们在这些领域有所开拓，取得了很好的成就，但仍有继续拓展的工作空间。

比如，文学与佛教的关系，其领域之大超乎我们先前的认知，这个时代的汉译佛经，据统计有一

千多部，它们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土与外国知识阶层共同努力创造的成果，凝聚了他们的文学书

写和思想智慧，其中有诗、文、小说乃至戏剧的元素。尽管其原始文本是外来的，但翻译过程中

的加工改造却是中国式的，所以不能把它们排斥在中国文学范畴之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汉译

佛经就是一个可以与此时传统文学相颉颃的极为广大的研究领域，需要研究者做极大的研究投

入。再如，文学与地理、博物这一领域，以前的研究对于诗文中描写的事类，一般只是作为解读

文义的知识进行了解，近几年的研究则深入到了解创作主体的知识构成与这一领域的关系层面。

这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揭示了在文学研究过程中开辟相关领域的重要性。通过对这些知识成

果的融合与吸纳，可以为我们充分认识文学文本的内涵打开一条重要的通道。 

    三是对北朝文学研究领域的开拓。在学术界，历来就存在重南朝轻北朝的研究传统，致使北

朝文学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近年来学者虽努力开拓，但仍存在极大的拓展空间。比如，北朝各

代使用的部乐歌诗，就是一个亟待拓展的研究领域，虽然这个领域世传文献极少，但自北魏以来

留下的石窟壁画却保存了诸多丰富的乐舞图像资料，可以为阐释部乐歌诗提供重要的依据。而北



 

第 2页 共 3页 

朝的一些文学现象及作家作品，过去因文献的缺失研究难以展开，随着出土的北朝墓志逐年增多，

文献得到了补充，将墓志和世传文献结合起来进行考察研究，将为北朝文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研究的纵深推进 

    首先要明确的是，前人的开拓和所取得的成就，不是研究者止步的理由，相反，它们是后来

研究的基础或起点。作为人文科学的工作者，其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寻求某一文学事件的真相，

更重要的是要用自己的思想和意识来过滤文学现象，重新书写自己理解、认识的文学历史，把一

个“某种给定的观念世界改造成为一个远比一个世界更多的世界”（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

这就意味着文学的本质内涵是永远难以穷尽的天地，学者们每一阶段的研究是后来者遨游文学世

界的阶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不但需要研究领域的开拓，而且需要研究领

域的纵深推进。目前来看，其亟须纵深推进的研究领域包括以下三个。 

    一是对文学文本的解读。经历过几个研究阶段的学者都有这样的体会，同样的文本，对其思

想内涵的发掘在不同时期总是会有所差异，原因在于研究主体的思想和观念在不同阶段会有所发

展和变化，以不同的思想和观念去考察研究对象，结果自然不会完全一致。例如玄言诗，过去二

十年我们对其的认知和今天是完全不同的，二十年前我们基本上是沿袭钟嵘所谓“理过其辞，淡

乎寡味”的看法，但在今天，学者则对这一文学现象又有了新的解读，认为玄言诗的特征在于它

的说理性，通过自然人世之物来言说和表现作者的世界观，是文学创新的生动体现，充分展示了

这一作家群体鲜明的时代个性。类似这样需要重新认识、重新发现的文学文本还有很多，这就需

要我们以新的观念和思想来解剖它，使其获得知识增值。 

    二是对文学批评概念的认知。随着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繁荣发展，文学批评也开始兴盛，并逐

渐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当时专门化的批评著作如《文心雕龙》《诗品》等应运而生。这些批评著

作提出的批评概念是当时历史背景下的产物，但由于时代久远，这些批评概念的含义和功能并不

是轻易就能认识清楚的。近代以来，虽然有学者运用传统的注疏解释方法和西方的文学观念对之

进行阐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这些方式方法毕竟还存在着相当的局限性。注疏解释根于

传统，离概念的含义最近，固然可行，然而，它对于概念运用的语境则多有忽略，有时难以揭示

概念的真谛。例如，《文心雕龙·时序》中的“并志深而笔长”，其“笔长”一语，有学者解释为

“笔意深长”，然而，颜延之《与王昙生书》云：“窃以叙德为事，但恨短笔，不足书美。”可见，

笔是形容人的才华，笔短即才华不够，笔长则是才华横溢。所以，“笔意深长”的训诂解释显然

是不得其意的。这就提醒我们，对于一些批评概念的认识，必须要深入魏晋南北朝文学这一大的

语境方能得其真意。运用西方的文学观念来比照解释中国传统的批评概念，其中固有可行之处，

然而，由于各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存在差异，二者不可能完全契合。比如，“意境”“境界”这两个

概念，中西的意指和运用就存在极大差异，现在学术界之所以聚讼纷纭，没有统一的看法，就是

根源于此。有些学者提出，必须立足于中国文学批评的本位来认识中国文学批评概念的意义，这

是很有道理的。对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的相关术语或概念，现有的认识虽然已经逐步经典化，

但实际上却与其本义偏离甚远，仍然需要我们继续寻求各种有效的手段和方法去深入认知，努力

探求其意义。 

    三是对材料的集中利用和精确解读。如前所言，魏晋南北朝文献亡佚较多，这固然给我们利

用文献进行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但由此在学术上也给我们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带来了诸多

难得的研究机遇。例如，魏晋南北朝原生别集的大量亡佚，就给我们提出了收集整理及复原其原

始形态的要求，进而为研究这个时代别集的编撰体例和理念，形成一个重要的学术深入点。此外，

现存的魏晋南北朝别集多经拼合而成，其中的相关文献往往具有复杂的时间层次与多样的材料来

源，把握汉魏六朝别集的复杂面貌，亦可为这一时期文学研究提供新的方向。又如，作家传记记

述不完整，导致一些作家的生平履历、著述情况不甚清楚，这就在学术上给我们提出了比后面朝

代更多的需要厘清的问题。当然，解决这些问题有相当的难度，需要我们在有限的材料上多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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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对零散的材料集中利用、钩沉索引、精确解读，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例如，陶渊明的

姓氏名字，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宋书·隐逸传》谓其名陶潜，字渊明，或云名

渊明，字元亮，已不能确定。然而，在陶渊明的联句诗中我们发现，陶氏联句自署之名为“渊明”，

这就可以确定陶氏之名实为渊明。魏晋南北朝时期类似这样的问题还很多，相关的材料虽然很少，

但只要多加留意，并非不能找到途径去解决它们。 

    总而言之，魏晋南北朝文学是一个亟须开拓和推进的领域，在新的时代，学术研究者有责任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努力开掘其深厚博大的学术意义，为推动学术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